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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淮南解放七十五周年
管德宏

1948 年底 ， 淮海大战胜利在望 ，
我军即将渡淮亮剑 ， 势不可挡 。 国民
党国防部命令其驻淮部队 “撤退 ” 前
将淮南煤矿、 电厂及所有无法运走的
资产统统炸毁。 淮南煤矿 、 电厂危在
旦夕！ “保矿护厂”， 迎接解放， 成为
淮南三镇 （九龙岗 、 大通 、 田家庵 ）
各界人士的迫切任务。

然而“保矿护厂”谈何容易！ 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从“劫收”时就开
始对矿区进行全面管控，在淮南三镇设
立安徽省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在
矿区建立国民党特别支部，派桂系军事
高参吴绍礼常驻；国民党江北驻军总司
令刘汝明派一个团驻防 （团长刘汝辉，
字铁军）；国民党中统局派特务郭育凯、
李楚等来矿区进行特务活动。 郭是伪国
大代表，自称是“陈立夫派来的 ”，任矿
区产业工会（黄色工会）理事长。 李楚是
中统局派驻淮南矿区特派员，任矿路公
司惠工处专员。 惠工处是公司人事管理
部门，李竟在其中安插了 30 多个特务；
安徽社会处（特务机构）也派特务李树
华来矿区活动。 这些特务在整个矿区无
所不至。 同时，早已建立的淮南矿路警
察总所，这时全所已拥有 2546 人，各类
轻重武器 850 多支，实际上是一支武装
警察。 坊间传说，总所副所长曹式夷被
国民党徐蚌“剿总”指挥部委任为少将
军事高参。 淮南煤矿局局长王德滋于
1948 年 11 月赴沪“述职”未回，三镇其
他上层人士是否“撤离”南下，坊间众说
纷纭。 对于在关键时刻，能否有效阻止
敌人的疯狂破坏，人们忧心忡忡。

所幸 ， 淮南矿区周边我地下党组
织， 对于确保淮南煤矿完好地回到人民

手中， 早已引起重视。 他们未雨绸缪，
纷纷选派精兵强将， 不约而同， 陆续来
到矿区， 投入 “保矿护厂” 斗争。 地下
工作者们， 各显神通， 个个都出色地完
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他们是：

方刚 化名方崇文 。 1946 年 12
月， 由中共南京市委工委派遣 。 经友
人帮助， 在煤矿局总务处获得 “管理
工” 公开职业。 在吸收大通矿的任志
峰、 田家庵电厂的龙勇 、 九龙岗东矿
的韩景顺三人入党后， 于 1947 年 8 月
经上级批准， 在淮南三镇成立了党支
部 （方任书记）。 此后又陆续吸收了王
树武、 苏学宽 （广兴）、 董士铫、 陈传
鼎、 赵阿义、 李屏垣 、 朱荣华 、 杨真
（政）、 郭春秀、 张亮光等入党， 党员
共达 14 人， 分别在大通、 九龙岗、 田
家庵 （电厂） 成立党小组 。 党支部引
领党员们采取多种形式 ， 广交朋友 ，
宣传群众， 揭露特务组织和黄色工会
罪恶行径， 传播我军胜利消息， 有理、
有利、 有节地开展各种群众斗争 ， 捍
卫工人权利。 1949 年初， 解放大军逼
近淮南矿区， 为阻止敌人破坏 ， 党支
部及时在工人群众中呼吁 “组织起来，
护矿保家 ”， 并提出 “反拆迁 、 反破
坏”、 “武装起来， 保护大饭锅” 等口
号， 广大工人纷纷响应 。 此时 ， 煤矿
局副局长胡师童等， 决定成立职工武
装护矿 （厂） 队。 党支部要求党员和
工人群众积极配合 ， 踊跃参加 。 党员
们都成了护矿 （厂 ） 队骨干 。 全矿区
成立 8 个护矿 （厂 ） 队 ， 共有队员
1300 余人， 配有步枪 150 支、 轻机枪 1
挺、 手榴弹 2 箱 。 护矿 （厂 ） 队白天
站岗放哨， 夜间进行巡逻 。 对于反动
派可能进行破坏活动， 严阵以待。

张鸣剑 津浦路西中心县委工委
书记。 1947 年 8 月， 奉命从凤阳来到
怀远县龙头坝， 任务是 ： 为 “保矿护
厂”， “认真做好争取淮南煤矿上层人
士工作”。 这时， 淮南三镇上层人士主

要有淮南铁路局副局长兼矿路警察总
所所长胡卫中， 矿路警察总所副所长
曹式夷 ， 淮南煤矿局副局长胡师童 ，
大通矿矿长张光正 ， 淮南商会会长张
莹清，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参议倪荣仙
（张莹清外甥），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副
参议长程华亭等。 面对煤矿局 （上海）
总公司部署 “疏散技术人员及中上层
职员” 的要求和不少中上层职员 “以
疏散为名”， 陆续逃往江南， 上述三镇
上层人士均未跟进 。 但是 ， 由于对中
共有关政策缺乏认识和了解 ， 而有些
人士又与中共和人民群众有某些历史
恩怨， 敌人也在抓紧做他们工作 。 因
此，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 ， 他们是否能
够继续坚守， 并在 “保矿护厂 ” 方面
发挥作用， 尚难预料 。 张鸣剑抵达龙
头坝之后， 便请同宗兄弟张孝宗 、 张
孝凯协助， 尽快与矿区上层人士接触。
张孝宗时任龙头坝乡伪乡公所干事 ，
地下党员； 张孝凯时任龙头坝乡伪乡
长， 即将调任九龙岗乡伪乡长 （当时
淮南三镇与龙头坝均属怀远县）， 已被
我地下党争取过来 。 得知张孝凯能够
获得九龙岗乡伪乡长这一 “肥缺”， 是
由倪荣仙举荐， 而张孝凯又与倪荣仙
关系非同一般， 张鸣剑便让张孝凯与
倪荣仙联系， “以请教他对时局看法
为由 ， 探测他的政治态度 ”。 张孝凯
“探测” 后报告说， 倪 “埋怨国民党腐
败无能 ， 认为共产党了不起 ”， 对于
“保矿护厂” 表示愿意尽力， 并让张孝
凯 “请共产党代表到他家密商”。 张鸣
剑遂派张孝宗由武艺超群的解放军战
士李道明任警卫随同前往 ， 在倪府密
谈， 要求倪 “为保矿护厂” 多做工作，
倪当即应允 。 但不久 “又传来情报 ，
说倪荣仙等怀疑张孝宗不是有威望的
我方代表”。 张鸣剑决定亲自出马， 于
1948 年春的一天， “身穿长衫， 头戴
礼帽， 打扮成阔少一般， 化名长山 ”，
由张孝凯引领到九龙岗 ， 在煤矿局招

待所与倪荣仙、 胡卫中会晤 。 “双方
相谈甚欢 ”。 但到 1948 年冬 ， 倪 、 胡
等又突然告急， 说国民党国防部下令，
要炸掉煤矿、 电厂 ， 他们 “感到无能
为力， 担心负不起责任”。 张鸣剑随即
捎去一信 ， “声明共产党说话算数 ，
将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 若保不
住煤矿， 日后大家都不好交待 。” 倪 、
胡回信， “一方面表示， 就是拼了命，
也要保住煤矿， 但另一方面又要求给
予文字根据。” 为此， 张鸣剑又与上级
领导商量决定， 以凤阳县人民政府名
义 ， 给倪 、 胡等送交 “保证书 ”， 使
倪、 胡等 “稳定了情绪”。

王钊 豫皖苏军区六分区情报总
站站长。 总站设在凤台县 。 我凤台县
县长丁文山将其亲戚小朱 （其名不详）
推荐给王钊做情报员 。 得知小朱与倪
荣仙也有亲戚关系。 1948 年 7 月， 王
钊便派小朱到矿区做倪荣仙的工作 。
丁文山是淮上有名的英雄人物 。 得知
小朱是丁的亲戚， 倪对小朱颇为热情。
经小朱做工作 ， 倪同意与我党联系 。
此后， 不断向我方提供矿区情报 。 当
年秋， 王钊化名王志成 ， 随小朱到大
通与倪见面， 要求倪为 “保矿护厂 ”，
联络其他上层人士 ， 共同努力 。 倪表
示自己虽然 “在军队 、 地方都没有职
务， 但对各方面人士都还熟悉”， 自己
“也愿意尽量做些事”。 自此 ， 倪家既
是我方在矿区的一个情报点 ， 也成了
我方与其他上层人士沟通的重要渠道。
1948 年 12 月下旬， 大通矿矿长张光正
派工程师路景才到我凤台县委驻地联
系， 要求我方派人到矿区和他们商量
怎样合作保护煤矿 。 王钊受刘宠光 、
郑淮舟派遣， 再赴大通 ， 由倪荣仙引
领， 在大通矿招待所与张光正等密谈，
并会见了胡师童。 胡师童 、 张光正等
再三表示， 尽力配合解放 ， 保护好煤
矿， 千方百计与 “破坏司令 ” 刘铁军
周旋， 使其破坏计划流产。

追寻传统连厢舞
祁家录

老人相聚， 常常叙谈起童年生活，
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时候学跳连厢
舞， 每逢课外活动， 老师按时辅导小
学生集体学跳， 人人手持连厢拍拍打
打， 既生动活泼， 又给人一种整齐划
一的凝聚感。 而后来， 这种传统舞蹈
渐渐被其他形式的活动所替代， 就这
样在校园中消失， 我的学跳连厢舞只
能半途而废。

是否可以找回当年的连厢舞？ 我
便开始留心追寻。

我查阅了沿淮的几本县、 区志书，
均未见到有关连厢舞的记载 。 后在
2009 年出版的寿县历史丛书 《民俗风
情》 一书中， 终于发现了对连厢舞的
记述， 书中确认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这种舞蹈受到本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
广泛参与 ， 同时 ， 还附录了 “连厢
歌”。

一根呀连厢呀是啊新的年哪，
男女老少笑盈盈哪，
农友们呀迎接一九五四年哪，
哎咳哟么农友们呀，
迎来一九五四年哪。
不过， 书中对这种传统舞蹈的传

承， 并没有提起， 我的追寻仍然没有
圆满的句号。

一次与老同学交谈 ， 他告诉我 ，
老家祁集镇陈湖村谢郢孜的老艺人谢
铭武， 现在还会打连厢， 这给了我一
个惊喜 。 陈湖村几年前已整体拆迁 ，
谢铭武家已搬迁到祁集商贸城， 以兽
医经营维持生活， 原来听说他平日爱
打锣鼓玩花鼓灯 。 说他还会打连厢 ，
还是我的新发现。

深秋的一个早晨， 我踏着露水走
进商贸城， 上门寻访这位艺人， 老远
就看到一对老夫妻， 正在门前场地上
跳着连厢舞。 动作灵活整齐， 舞姿依
然神气， 还真像年轻人一样， 我走上
前为他们鼓掌点赞。

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正点到老
艺人的兴头上。 谢铭武介绍， 连厢舞
过去人称为打连响， 因为在舞蹈过程
中， 必须响声接连不断， 所以叫连响。
这种民间传统舞蹈在清朝末年， 就在
沿淮地区流行。 民国初年， 他爷爷已
是乡间艺人的班头， 带领小青年们打
连厢， 玩花鼓灯， 逢年过节表演各种
灯舞。 遇到灾荒年， 爷爷就带着班子

下南乡， 在街头表演连厢舞， 让观众
自愿捐款相助。 连厢舞同样受到南方
人的喜爱， 爷爷还在那里收下了徒弟，
老谢从小就跟着爷爷和父亲学艺， 已
是第三代传人。

老人手中的连厢， 是自己用细竹
制作的， 长约 1 米左右， 竹竿两头各
有 3 个挖开的长方形通孔， 孔内用铁
丝穿上几枚铜片， 竿头系一点彩色丝
绦。 谢铭武拿起连厢说， 过去的老连
厢都是用方孔铜线， 现在铜线稀罕了，
就用圆形铜片凿孔替代， 仍然可发出
原来那样悦耳的声响， 但要是用铁片，
就没有这样的音响效果。

表演连厢舞人数可多可少， 一两
人， 三五人也可， 表演形式用连厢拍
打身体的不同部位， 有节奏地发出响
声 ， 节奏有慢有快 ， 从 “一拍 ” 到
“十四拍”， 比如 “十四拍”， 就要一口
气快速拍打前胸后背、 脚手、 肩头等
14 个身体部位 。 老谢已经年过 7 旬 ，
现在只能玩到 “十二拍” 了。

一般平日表演的连厢舞 ， 多是
“六拍 ” 以下的慢节奏 ， 可以边舞边
歌 ， 更富有表情 ， 还可融入小车灯 、
旱船灯表演， 更显得轻松欢快。 伴随
连厢舞可唱淮上民歌和一些民间小调，
都能让观众听得入迷。 说到这里， 他
拿起连厢舞唱起民间传统的 《下河调·
小船》：

新排的小船啊，
在啰江心呀，
船头上又坐二佳人，
哎咳哎咳哟，
起名叫小青喽。
……
歌词内容是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

故事， 白娘子水淹金山寺， 听了让人
感到格外亲切。

待他坐下休息， 我问他现在有没
有收徒， 老人有些为难了。 他说现在农
村年轻人多是外出打工， 留下的也是为
挣钱奔忙， 哪有空来学这个。 现在他只
带一个徒弟， 是家门的一位侄女， 已经
50 多岁， 她虽然学会了， 但是很少公
开表演， 只作为一种休闲活动。

告别了老艺人， 我心中又感到有
些沉重， 连厢舞能否传承和发展下去，
仍然是个问号， 我想， 这种传统舞蹈，
是淮河两岸的文化遗产， 也是宝贵的
文化资源， 既可作为大众的健身活动
内容， 又可利用开发成为乡村旅游的
一个亮点， 可千万不能丢失。

到这里我的追寻可以画上句号了。
然而， 我还等待未来能画上一个

精彩的感叹号。

从“投鞭断流”到“屐齿之折”
黄丹丹

西晋王朝在经历 “八王之乱 ” 和
“永嘉之祸 ” 后 ， 国势渐衰 ， 当年内
迁的西北和北方各游牧民族乘机独
立， 纷纷脱离了晋朝的统治 ， 形成了
“五胡乱华 ” 的局面 。 先后有匈奴 、
羯、 鲜卑、 羌 、 氐等民族成立过十六
个国家， 即历史上的 “五胡十六国 ”。
这些国家中， 要数氐族的前秦国力最
强， 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 ， 心存统
治全中国的野心 ， 强征各族民众 ， 组
成百万大军。

公元 383 年 7 月 ， 苻坚正式下令
进攻东晋。 他要求百姓每十人中抽一
个入伍 ， 富家子弟年满 20 岁的 ， 都
被授予羽林郎的官号 。 当时 ， 众朝
臣， 包括苻坚的弟弟苻融 ， 都不主张
出兵。 只有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
姚苌极力怂恿 。 苻融劝苻坚说 ， 慕容
垂和姚苌心存私念 ， 不可信 。 而那些
被授 “羽林郎 ” 的良家子弟 ， 并不会
作战。 苻坚拒不纳谏 。 朝臣石越接着
劝道， 晋朝虽退守江南 ， 但它有长江
天险可守 ， 我们未必能胜 。 苻坚听
罢， 傲慢地笑道 ： “以吾之众旅 ， 投
鞭于江， 足断其流！” 他狂妄地夸口 ，

自己人数众多 ， 不怕长江天险 ， 只要
每人投下一根马鞭子 ， 就足以阻断江
流。

9 月 ， 苻坚率领 “戎卒六十万 ，
骑二十七万 ” 的部队 ， 浩浩荡荡从长
安出发了。 但这支大军 ， 实际能投入
战斗的， 只有苻融指挥 ， 其时已抵达
颍口 （颍水入淮水之外 ， 在今安徽颍
上东南 ） 的 30 万前锋部队 。 东晋王
朝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 ， 谢玄为前
锋都督， 与将军谢琰等率领 8 万人迎
战 。 双方主力对峙于寿阳 （今寿县 ）
东淝水两岸。

10 月， 前秦攻克寿阳， 把兵力集
结在寿阳 (今安徽寿县 ) 东的淝水边，
计划等后续大军到齐 ， 再向晋军发动
进攻 。 拥有 87 万大军的苻坚轻敌 ，
他派人劝降说 ， 若前秦百万大军全部
抵达， 东晋将灰飞烟灭 。 谢石当即取
消了原定的防御计划 ， 决定对秦军的
前锋发起进攻。 11 月， 谢玄派使者到
秦营， 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 ， 贵军在
淝水边安营扎寨 ， 显然是为了持久作
战， 而不是速战速决 。 如果贵军稍向
后退， 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 ， 岂不更
好 ？ 秦军内部讨论时 ， 众将领都认
为， 坚守淝水 ， 晋军不能过河 。 待后
续大军抵达 ， 即可彻底击溃晋军 。 因
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 。 但是 ， 苻坚
求 胜 心 切 ， 不 同 意 众 将 领 的 意 见 ，

说： “我军只要稍稍后退 ， 等晋军一
半过河， 一半还在渡河时 ， 用精锐的
骑兵冲杀上去 ， 我军肯定能大获全
胜 !” 于是， 秦军决定后退。 苻坚不曾
想， 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 指挥不
统一 ， 一接到后退的命令 ， 以为前方
打了败仗， 慌忙向后溃逃 。 东晋精兵
急进， 斩杀了前秦将领 ， 追杀溃逃的
兵士。 秦军在溃退途中 ， 丢弃了兵器
和盔甲， 一片混乱 ， 自相践踏而死的
不计其数。 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
士兵， 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
鸣叫声， 都以为晋军又追来了 ， 于是
不顾白天黑夜 ， 拼命地奔逃 。 晋军乘
胜追击， 俘虏了前秦大将 ， 缴获了大
量辎重。 晋军水陆俱进 ， 掌握了战局
的主动权 。 而苻坚 、 苻融却信心全
失， 他们登上寿阳城 ， 四下望去 ， 见
晋军沿淝水东岸列阵， 士气高昂 ， 军
容严整， 旌旗直达寿阳城北的八公山。
北望八公山上 ， 布满了兵士 ， 苻坚对
苻融说： “此亦劲敌也， 何谓少乎 ！”
原来 ， 心生惧意的苻坚把八公山上的
草木都当成了晋军士卒。

骄兵必败 ， 苻坚不听劝告 ， 终于
在淝水之战中 ， 被晋军以少胜多 ， 彻
底打垮。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
的战争， 发生在今日安徽省淮南市寿
县古城境内。 如今 ， 登上寿县古城的
东 门 城 楼 ， 当 年 淝 水 之 战 的 古 战

场———东淝河经历两千多年的光阴 ，
瘦成了一道浅浅的河湾 ， 仍缓缓地绕
城而流， 北望八公山上松林苍翠 。 这
场战争留下了， “投鞭断流”、 “风声
鹤唳”、“八公草木”、“草木皆兵”等流传
至今的成语典故 。 除此之外 ， 还有
“围棋赌墅” 与 “屐齿之折”。

《晋书·谢安传 》 载 “安遂命驾出
山墅 ， 亲朋毕集 ， 方与玄围棋赌别
墅。 安常棋劣于玄 ， 是日玄惧 ， 便为
敌手而又不胜 。 安顾谓其甥羊昙曰 ：
‘以墅乞汝 ’。” 这个故事说的是 ， 淝
水之战中 ， 没有亲临前线的谢安 ， 委
派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 ， 侄子谢
玄 、 儿子谢琰为统兵大将 。 激战之
际 ， 他把亲友邀至山间别墅游玩 ， 还
以别墅为赌注 ， 拉着即将出征的谢玄
下棋。 谢玄的棋艺本在谢安之上 ， 但
因忧心忡忡 ， 反而输了 。 谢安一高
兴， 将别墅赐予外甥羊昙 。 成语 “围
棋赌墅” 形容面临巨大压力时 ， 依然
从容不迫 ， 举重若轻 。 当淝水之战东
晋大胜的捷报传来时 ， 谢安正陪宾客
下围棋 。 他看完后 ， 随手放在坐榻
上 ， 面无表情 ， 继续下棋 ， 宾客问 ：
“战况如何 ？ ” 谢安抑制着内心的狂
喜 ， 缓缓答道 ： “赢了 。” 弈罢 ， 谢
安起身往里屋走 ， 一脚磕在门槛上 ，
把木屐的屐齿都撞断了 。 后来 ， “屐
齿之折” 被用来形容分外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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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笼天地 博极古今
———刘知几评《淮南子》

高 旭

刘知几 （661-721）是唐代著名史
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世代
官宦的家庭，祖父辈皆能“诗礼传家”。
他一生竭心聚力于史学研究，所著《史
通》一书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古代史学
史上罕有的“一部史学通论性的著述”。
史学大家吕思勉评价此书既能“言之成
理，而又有条理系统”，在传统史学著作
中是“当首推”的杰作。正是在《史通·自
叙》里，刘知几回顾、反思与阐言自己一
生治史阅历和著述情怀时，曾对西汉淮
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淮南子》一书
给予极为特殊的重视，并高度称扬后者
的学术思想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刘知
几《史通》的著述旨趣也受到《淮南子》
的一定影响，让后者有所取鉴。

刘知几在《自叙》中评论道：“昔汉
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 其书牢笼
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
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绝无。 必商榷而
言，则其流又众”。 刘知几所言“牢笼天
地，博极古今”一语，在现代“淮南子学
史”上广为人知，时常为学者们所引用。
但却少有人知其所著《史通》实则也是
秉持此种著述理念，意图“以史为主，而
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
殊，包吞千有”。刘知几将《史通》定位在
“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这与其高度肯
定《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本
质上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力求在学术思
想上能 “兼于数家”， 成为承前启后的
“集大成”的综合总结之作。

刘知几在《自叙》中论说《淮南子》
之后，随即又着眼先秦以来学术发展的
源流变化，对两汉魏晋时期的扬雄《法
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
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
龙》等书进行评价。从具体内容来看，刘
知几一方面明显对《淮南子》持有特殊
的重视之意，首评《淮南子》而后论其他

诸书； 另一方面， 即使是评价扬雄、王
充、应劭、刘劭、陆景、刘勰等人的著作
时，也是效法《淮南子·要略》论述“上自
太公，下至商鞅”的先秦学术演变的思
维方式，着重从时代、社会同学术思想
的互动影响而言，甚至二者文字表述的
形式也极为相近。由此可见，刘知几《自
叙》一文对作为《淮南子》全书“自序”的
《要略》有着自觉借鉴的意识，受到后者
思想内容及“序体”形式的深刻影响。

从刘知几评价 《淮南子》“错综经
纬”“兼于数家”的认识上，也清楚反映
出其对《淮南子·要略》是非常熟悉的，
对《淮南子》一书“纪纲道德，经纬治道”
“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思想旨趣
与著述特点有着深入把握。 也因此，刘
知几欣赏并认同刘安等人试图通过《淮
南子》的撰著来全面总结先秦诸子百家
之学的宏大意愿，并深感后者实际上也
是一生政治不幸的淮南王刘安“郁快孤
愤”，有所“寄怀”之作。 在刘知几而言，
自己竭尽平生所学与心力完成《史通》，
同淮南王刘安意欲以《淮南子》一书“流
誉天下”的动因又何尝有异？ 所以，他
由衷坦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
恐没世之后， 谁知予者。 故推而私撰
《史通 》，以见其志 ”，并在 《自叙 》结尾
极为动情地慨叹 ：“傥使平子不出 ，公
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
灭。 后之识者，无得而观。 此予所以抚
卷涟洏 ,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渴望《史
通》也能有幸在后世得到张衡、陆绩一
样的文化名士的倾心赏识， 而不至于
失佚无名。

身为一代成就突出的著名史家 ，
刘知几对《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
今”的盛赞，对其在两汉魏晋学术史上
“《淮南》已后，作者绝无 ”“其流又众 ”
的特殊历史地位及影响的评价， 无不
体现出深刻独到的“史识”。 而且， 刘
知几在 《史通》 中所表现出对 《淮南
子》 的特殊重视之意， 对淮南王刘安
著书寄怀、 流誉后世的文化意愿的认
同， 既让 《史通》 与 《淮南子》 成为
隔代辉映的经典杰作， 也让他自己成
为唐代历史上少有的能正视和褒评
《淮南子》 者之一。


